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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敬

据说，永兴岛上主要的野生动物
有鲣鸟、军舰鸟、燕鸥等，但我们来去
匆匆，一样也没有看到，就不去说它
了，我只想说说我自己看到的。

先说这样的一类居民，它们是树，
它们也住在岛上。最抢眼的当然就是
高个子的椰子树。在海南，椰子树无
处不在，它更喜欢和人住在一起，城
市，乡村，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它高
嘛，看上去有君子风范。如果落在人
里头，它可能就是姚明。其实，应该说
是人喜欢和椰子树住在一起，人们离
不开椰子树的荫影。椰子树还爱人
们，从不胡闹，不用椰子砸人们的头。
在人们的想象中，椰子树爱憎分明，生
有一双法眼，能从人群中找出做了亏
心事的人，并坚决地用椰子砸这个人，
替天行道。

永兴岛最多的就是椰子树，它们是
一个庞大的家族，椰树爷爷一大帮，数
都数不过来。不，有人数清了，说是有
1000位椰树爷爷。它们不仅负责岛上
空气的净化，还负责岛上风气的教化，
所以，渔民捕鱼不关门，宾馆房门不上
锁，很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味道。

在一片椰林中，居然长有一株大
叶榄仁，想不到它也成了永兴岛的居
民。这种树，喜欢盛装面世，树冠大大
的，叶片厚厚的，颜色绿绿的，一身庄
重，气势不凡。只是，时序入冬，它身

上的叶子差不多落光，美服脱去，尽露
筋骨。多少有点不堪。但是，大叶榄
仁是很有尊严的树，它没有掉光的叶
子，不但没有枯去，反而储藏了更多的
阳光和风色，一日红于一日，最后竟艳
丽如花。在那片尽数被许多显赫人物
名字命名的椰林中，这株大叶榄仁委
实醒目，抖落风尘，显露风骨，卓尔不
群，孤而不孤。

从身量上来说，这两种居民都称
得上伟岸，适合做植物的领袖。岛上
还住着另一类居民，个子较矮，总是抬
头仰望，但生命力极强，如果不是被人
为地遏止，它们要跑遍全岛，将岛屿淹
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羊角树。单这
个名字，我就喜欢上它，觉得可亲。等
见到它，有点失望，它哪一点像羊？它
的叶片像羊角？看看，还是不像。这
家伙喜欢成群成片地聚在珊瑚礁岸或
者海边，望着大海生长，喜欢吃盐、被
太阳曝晒，不怕台风，十分耐旱。羊角
树肯定还上过学堂，因为它还有个学
名，叫草海桐，当初，给羊角树取名字
的人，一定不是渔民，是牧民，他偶尔
来到海边，看到一片羊角树，它们多像
一群羊啊，在一个养羊人的眼里，什么
又不是羊呢！于是，这个名字叫开
了。这个名字真的很好，特别是到了
赵述岛，岛的北面，大半个岛的样子，
都是羊角树。它们像羊一样蹲伏着、
拥挤着，凝望大海，一边细嚼海风，一
边谈情说爱，还细声商讨，打算要几个

孩子。这情形让人喜欢。
我还喜欢狗，令人高兴的是，狗也

来到了永兴岛。狗是和人最亲近的动
物之一。狗喜欢跟人走，人到哪它也
到哪。我仔细数了一遍，永兴岛上有
32条狗。当然，这是我遇到的狗，怕见
生人的狗，在我到永兴岛渔村来回窜
动的时候，可能藏了起来。我发现这
里的狗有几个与岛外的狗不同的特
点：1.岛上的狗全部是黄色的，没有其
他的颜色。2.所有的狗，都特别温驯，
不乱发脾气。3.所有的狗，都很有礼
貌，对来客十分尊敬。我感到很纳闷，
这不像狗啊。关于第一点，我想原因
可能是这样的，岛上的狗群基本上处
于近亲繁殖状态，所以，大家都穿相同
的衣服，说一样的话，千狗一面。关于
第二点，我想是，岛上的生活富庶，食
物丰富，不用为一块骨头争得头破血
流，弄得大家心情不好。至于第三
点，当然更容易搞明白，永兴岛目前
还没有完全开放，能够登岛的人不
多，狗用眼睛一看，就看得出来的是
客。狗最厉害的武器当然不是眼睛，
而是鼻子，对于包藏祸心的人，狗才
用鼻子对付它。

狗成了岛上居民后，警惕性好像
放松了许多。虽然家家都养了狗，但
狗不爱管事，我在渔村到处窜，还伸头
朝屋里张望，但狗不说什么。岛上渔
民养狗都是为了做伴，他们来岛上打
鱼，而把老人、孩子都留在老家里，家

里养条狗，等于多了一个人。狗是非
常有灵性的动物，它懂得主人想什么，
知道主人的喜怒哀乐，会按主人的眼
色行事。狗还能看到人看不到的东
西，据说狗能看到亡灵，家里的先人想
子孙想的心切，夜里他会凌波踏浪，赶
到渔村看望子孙，但子孙们不知道先
人来过，狗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主人。

在永兴岛渔村，我意外地遇到我
的老朋友，两羽灰色的信鸽，现在，它
们也成了岛上的居民。两羽信鸽，一
雄一雌，和另外两对肉鸽一起，住在主
人做好的小棚子里。它们脚上的足环
是绿色的，这两羽信鸽应该是去年海
口信鸽协会放飞永兴岛的迷途鸽。
2012年7月24日，三沙市成立大会暨
揭牌仪式举行，仪式上放飞了三百羽
信鸽，最后顺利返回海口的只有两
羽。其它的信鸽，不知飞向何方。而
我在渔村邂逅的这两羽信鸽，按理说
应该是因迷途而折返永兴岛的部分信
鸽中的两羽。它们很幸运，被渔民收
养了。如果不是这样，在四面环海的
礁岛上，它们根本无法存活下去。看
得出来，两羽信鸽小日子过得不比在
海口差，它们正在筑巢孵蛋，准备繁育
后代。愿它们子孙绵延不绝，生生不
息，成为岛上永久的居民。

永兴岛是充满生气的小岛，住着
许多可爱的人，住着许多树许多草，还
住着许多顽皮的动物，大家和睦共处，
让人欢喜。

永兴岛上的“居民”

■ 李朱全

没有交友也没有树敌，这是父亲一
生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是我所理解的一个最平常不
过而又活得最平静无声的人。

父亲生前，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
父亲走后，我却经常梦里寻父。每年清
明为父亲扫墓，坐在父亲墓旁，我一直
想写一篇东西，纪念父亲，可是，几个清
明过去了，一点灵感、一丝头绪也没
有。在为父亲做第5个清明那天，遇见
一位朋友，我问：“来给先人扫墓？”他
说：“也给朋友扫墓。”我突然想：为什么
父亲没有朋友来给他扫墓？哦，原来父
亲是一个一生没有交友，也没有树敌的
人，我怎么这会儿才想起来？这就是父
亲一生最为突出的特点。正是这个特
点，使他的人生不同于他人，一生安于
清贫，终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没有所
谓的荣辱得失观念。他的一生平凡得
没有任何“声音”，平静得在他身边没有
一丝椰风飘过，没有一朵浪花溅起。

父亲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生活
的担子。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故
事，父亲的故事，是听伯祖母和母亲讲
的。我家世居海南岛海口市，曾祖时家
境曾殷实过，后来家道衰落了。因此，
父亲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挑起生活的担
子。父亲少年时，经常挑着担子步行几
十公里，往返于海口市与琼山县（后改
为琼山市，现已并入海口市）永兴镇之
间，贩卖一些水果，靠此微薄收入，为祖
父母分担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接济家
庭，并供几个叔父上学。1950年海南
岛解放后，父亲继续做小买卖，协助祖
父母维持家庭生计，一直到海口市实行
公私合营，父亲成了一家国营饮食服务
公司的职工，直到退休，几十年不挪
窝。父亲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没有什么
个人档案简历资料，但他的经历在我心
中一目了然：出身贫民，文盲，政治面目
无党无派，少年曾当小商贩，成年后成
为国营公司终身职工。

父亲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是一个
即使被人欺侮也从不抗争的人。记得
父亲有一段时间在面食加工厂工作，他
有一个工友，个子矮胖，长着一双小眼
睛。“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有时候带
着妹妹去父亲工作的面食加工厂玩，经
常看到这个矮胖子戏弄、欺辱父亲，父
亲从不吭一声。到了下班时，工友们分
一些面食加工剩余的边角料带回家，在
那个年代，算是美食了。可是，每次分
配都是由这个矮胖子先拿，父亲是最后
一个拿。父亲回到家，也没有对母亲和
别人说过这个矮胖子一句坏话，全当没
有这回事。这个矮胖子的形象早已在
我的脑海中模糊不清了，但当年父亲面
对此类事情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我至
今没有忘记。

父亲青壮年时身体很壮实，但由于
患高血压病长期没治疗，后来虽然吃药
控制，但毕竟已进入晚年，身体虚胖，又
不锻炼，身材越来越胖，走路越来越困
难。为了让父亲能够从四楼下来走动
走动，我让人在父母亲住的那栋楼从一
楼到四楼安装了楼梯扶手，可惜父亲很
少用，因为他实在是走不动，也不愿意
走了。父亲去世前两年，我们每次送他
上医院看病，几乎是两个人架着他走下
楼的，四层楼不算高，但父亲在别人的

搀扶下，竟然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现
在，每次回海甸岛探望母亲，上下楼时，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抚摸那楼梯扶手，仿
佛感受到父亲仍然留在上面的手的余
温，仿佛看到父亲艰难费力地挪动着肥
胖身躯的背影……

父亲晚年，似乎还有一些老年痴呆
症状。有一个雨天，父亲在府城迷路，
是一位好心的警察把他带回来交给我
们的。送走警察，我进房间看到父亲还
穿着全身湿透的衣服，坐在沙发上看着
我，只是傻笑，也不言语。我赶紧烧热
水给他洗澡，给他热了饭菜，饭后，我陪
父亲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让他休息。
为了防止父亲以后再出此状况，我专门
将我及弟妹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
系电话制作成一张卡片，让父亲随身携
带着。

记得，有一天凌晨，突然接到母亲
的电话，她语气紧张地说：“你赶快回来
一趟，你父亲闹着要见你。”我问：“是不
是他身体不舒服？”母亲说：“反正你快
点回来吧，别人都没有办法睡觉了。”放
下电话，我和妻子即赶往海甸岛。进了
家门，看到在昏暗的灯光下，父亲耷拉
着脑袋，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床沿发呆，
我喊了他一声，他在抬起头看到我的那
一刹那，眼睛突然放光，看着我傻笑了
几声，连声说：“坐，坐，坐。”我问他身体
哪里不舒服，他只是笑、摇头。我陪父
亲说话的当儿，妻子走开去跟母亲说
话。大约待了半个小时，母亲走过来，
面带愠色对父亲说：“你还闹不闹呀？
大儿子不是见到了吗？半夜三更，你叫
人来陪你说话，还坐什么坐，还不让儿
子媳妇回去睡觉。”父亲这时似乎已经
心满意足，也好像了却了一个心愿，向
我摆了摆手，面带笑容地说：“回去睡觉
吧。”

父亲走后，我慢慢回忆和品味他
的人生。他一生没有交友，也没有树
敌，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同于人的一般
性情，但他没有什么烦恼、忧虑、困惑；
什么读书、事业、政治、经济，几乎所有
的词汇（日常生活除外）对他来讲，似
乎都是对牛弹琴；人们争名夺利、尔虞
我诈、投机取巧，他一概不参与其中；
家庭与社会的大小事情，他也大多不
闻不问。在父亲看来，似乎没有什么
事情值得他极端悲痛或极端激动；什
么人生的进退得失，福祸悲喜，父亲不
是没有体验，而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
谈论这一切。

父亲的一生，过得非常平凡而平
静。他一生唯一的业余爱好，可能就是
夏天躺着纳凉。海南气候炎热，父亲壮
年身体就开始发胖，特别怕热。我家那
座百年老宅的后墙，与邻居杨家房子的
一面墙之间，有一个约1米宽的过道，
屋檐延伸接至邻屋墙顶，形成了一个狭
长的走廊，前后通风对流，屋檐与墙之
间又有一线天透着阳光，是一个天然的
纳凉好地方。那个地方以前是祖父的
领地，祖父逝世后，就归父亲一人享用
了。一年当中，至少有八九个月的时
间，父亲几乎天天中午都躺在那里呼呼
大睡。现在回忆起来，父亲安详从容地
躺在那里纳凉的情景，还真是一道亮
丽、写意的风景线！

如果说，父亲晚年有半个朋友的
话，那就是他的几个儿女。但他没有一
个敌人，那是千真万确的。

■ 蒙乐生

十五年前，我受白沙县政府委托，深入黎村苗
寨，进行县情调研。几天时间，翻山越岭，足迹遍及
白沙黎族自治县十几个乡镇，仿佛进入一个神奇的
绿色世界。

那时，从县城到乡镇，到村寨，全县公路基本开
通，只是坡道陡峭，峰回路转，蜿蜒屈曲，相当难
走。尚未通车的是南开乡的高峰村，那是人迹罕至
的秘境。

当时，我曾提出去高峰村，但因故没成行。去年
十月，再来白沙时，探秘南渡江源头的宿愿使我不由
自主地驱车上路，直奔高峰村。

谈起十多年的高峰情结，南开乡的小曾说，山路
修通之后，出入方便多了，现在往返高峰，来回只需五
个小时。但那不是一般的山路，别说外地的司机难以
适应，就是长年累月在南开高峰山路上摸爬滚打的老
司机，也难免望山生畏，心有余惧。

热心的小曾看出我们犹豫，便请乡政府老司机符师
傅代驾，带我们上山。取道高峰，走这条盘山路，跨沟越
涧，贴着山壁，滚过断崖，惊心动魄，幸好山神保佑。

符师傅就是“山神”，准确说是“车神”。这一条
“天路”，盘山道仅通一车。不久前山洪爆发，小桥坍
塌，尚未修复。假道溪涧，四轮驱动，车身颠簸，底盘

“咔嚓”作响。从入山之初的好奇，到半路的担忧，再
到继续前行的恐慌，走一回高峰令人惊惧！

可是符师傅眼瞪前方，左转右拐，操作娴熟，神定
气闲。爬山下坡，转来转去，行走半晌，我们从不习惯
到逐渐习惯。看翠岭苍崖，层层叠叠，山重水复，碧树
连天，绵延不绝，好一个树的海洋！

两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高峰村委会
有方红、方通、方老、坡告、道银5个自然村，我们在方
红村停歇。听符师傅说，这是他叔叔家。当年盖房
子，自己烧砖瓦，但水泥等建材要到县城买，请亲戚朋
友下山去挑，去一天，回一天，顺着河谷挑回来。

一趟两天，这种挑担，令人惊叹。符师傅说这不
算什么，祖上从东方市搬来高峰，一路上爬山涉水。
山里人走山路，平平常常。当年，父辈在东方集市卖
山货，买日用品，一个来回五天。如遇暴雨，山路阻
断，就搭芭蕉叶寮住歇，点燃篝火，熬到天晴。

这么艰辛，为什么不搬迁出山？符师傅的叔叔
说，以前政府动员搬迁，搬离高峰，搬到山外平地，另
建新村庄。可是，热土难离，高峰人已经习惯了山野
生活：山里有山货，溪涧有鱼虾，烧山种山栏，坡地种
番薯……人靠山，山养人，山里的人，已成“仙人”。

封山育林之后，政府实行生态补偿。但符师傅的
叔叔说，不再开山种植，那点补偿，入不敷出。好在有
山材地宝，灵芝、石斛、益智、砂仁、红藤子等山货价钱
好。正说着，一辆摩托车悄然而至，是符师傅侄子小
符销售山货归来。

这是另一个“山神”！对我们赞叹，小符淡然一
笑。他说，比起坡告、道银两村，方红是幸运的，毕竟
通了车道。那两个村在深山更深处，无法通车，徒步
攀登，悬崖绝壁，十多公里行程，外人无法适应。来往
高峰村的“高峰”，对小符来说是“家常便饭”。

对于大自然来说，人类是卑微的；人应该谦卑，应
该永保对大自然的敬畏。

也许，行走高峰艰难，那是老天爷的刻意安排，那
是自然山水的一种境界。

白沙高峰村

■ 桂孝树

最近要搞乡村农特产品展馆，让我到乡下收一些
过去乡间用过的农具，行走在乡间小道上问过很多人
家才发现曾经熟悉的农具大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
些犁耙还好收，但想收集完全并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当展馆里的农具初具规模时，依然少了一样曾
是童年时代我非常熟悉却又很讨厌的石碾，可以说
那又高又大非常笨重的石碾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无
数的记忆。石碾曾是乡村里村民们用来碾压加工
粮食最最常见的生活工具，一般由碾台、碾盘、碾
磙、碾杆等组成。碾台高不及腰，碾盘中间装一竖
轴，碾杆穿过碾磙与竖轴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
一件大型的石头玩具，如同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停
留在乡间打谷场上。

一般乡下石碾没有碾房，露天地放在打谷场上，
直视日月星辰，承受阳光雨露，感受乡野风情。在没
有电机的年代里，石碾子就像驻村谷场的士兵，守护
着人们的口粮。那时候，石碾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乡
村的上空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石碾的“吱咛”声。高
大的碾子总是被农事排得满满的，没个闲暇时候。石
碾一圈圈地旋转着，像日子一样没有尽头；石碾一声
一声地”吱咛”着，像喘息一样承载着生活的重负。春
轧芝麻夏轧米，特别是秋冬季节更为繁忙。那平展碾
盘，铺陈着属于乡村的日日夜夜。

走进腊月临近过年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碾麦粉
和米粉用来做年糕，石碾便难有片刻的消停。那笨重
的碾盘至少有四五百斤重，对于已有碾杆高的我来
说，总是要和母亲一起去推碾。碾麦时，我在前，推动
长长的碾杆；母亲在后，一手推动长长的碾框，一手用
笤帚不停地将碾盘上散溢出来的麦子和面粉扫进
去。小时候最怵推碾了，一圈又一圈地推下去，推得
人浑身没劲，头晕目眩，感觉天也在转地也在转，到了
晚上这种感觉尤其明显，无疑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有石碾的地方，常常也是乡亲们谈天说地大摆
龙门的好去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站着或坐着
或蹲着听人讲故事。人们情态各异嘻嘻哈哈的、严
肃的，各种表情都有，房前屋后左邻右舍的邻里关
系在这种交流沟通中也变得融洽起来，和谐起来。
每每石碾“吱咛”声响起时，犹如尘封已久的老唱
片，镶嵌在村民的灵魂深处。古老的曲调虽不怎么
悦耳动听，却“未成曲调先有情”，萦绕着童年的欢
歌笑语的生活。

如今乡村里石碾早被淹没于岁月的深处而彻底销
声匿迹了，只是在我的记忆里，石碾仍在“吱咛”、“吱
咛”不停地唱着岁月的歌，那沉悠悠的声音，一如父老
乡亲们对于生活的感慨。当石碾的身影彻底消失，当
石碾的歌声不再响起时，触摸曾经的记忆，饱经沧桑，
却历久弥新，我竟说不清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乡村石碾

■ 莫晓鸣

2015年12月14日上午，踩着
遍地金黄的阳光，采访团来到东方
市江边乡白查村，参加黎族同胞一
年一度的“山栏节”。同来的大多是
海南各家媒体的记者，他们年轻惹
目，往往装束出奇制胜。这些落落
大方登场的年轻人，手里的摄相机
频频闪出光芒，无疑为这座古朴村
庄的节日增添了热闹和风采。

“山栏节”自古是江边一带黎村
最为隆重的节日。关于“山栏节”，
传说是黎民为了纪念祖先，感激他
们的教诲，同时也为感念鸡鸣报晓
的功德而设。江边乡黎家人说，在
黎民的心里，“山栏节”的地位不亚
于汉族的春节。我问“鸡鸣报晓的
功德”事，旁边一黎乡干部，皱眉想
了一会，说因为雄鸡报晓，让黎民们
闻鸡鸣而早起劳动，每年才会有好
收成，所以雄鸡也便有了功德。

黎族是一个崇尚歌舞、以手舞
足蹈抒发胸臆的民族，“山栏节”这
一天当然更要载歌载舞。歌舞还没
开演，舞台前的广场上就聚满了从
邻近村庄赶来的黎家村民，阳光下，
他们每张脸都洋溢着明亮的喜悦。

我座位旁是一位年轻的黎族父
亲，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正依偎着
他。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颗糖
果，剥开，递到孩子嘴里；一会又剥
开一颗，递到孩子嘴里。大概是察
觉到我正看他，表情有些羞涩，动作
也变得僵硬起来。这是个阳光炽烈
的日子，一大早我就感应天时穿了
短袖出门，但我发觉这位黎族父亲
里层穿了旧衬衣，外层是一件崭新
的棉质外套，汗珠正从他的脑门上
沁出来。我有点纳闷，他为什么不
将让自己不断冒汗的外套脱掉呢？
后来我隐约明白了，他穿着最新的

衣服，来度过这个世代相传的节日，
大概也要让自己一年隆重一回吧。

木质舞台很新，很气派，顶端覆
盖着修剪整齐的芦草。表演者有舞
姿翩翩的东方市艺术团的姑娘小
伙，也有身形和动作参差不齐的黎
族村民。让我倾心的节目有黎族原
生态舞蹈《王者之路》、广场舞《新阿
哥阿妹》和《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
我》，这些节目都以每个自然村为单
位参演。尽管他们的表演粗糙、拘
谨，举手投足都带有摘槟榔、挑担子
和爬山的动作，但看得出他们舞得
很真诚，很卖力，不专业但力求一丝
不苟。在炎炎阳光投射的舞台上，
每一个穿着黎族传统服饰的表演
者，都被一层裹一层的粗布蓄出一
身汗水。

文艺演出结束后，是黎村的传
统体育比赛，项目有拔河、拉乌龟、
背新娘、双人三腿竞速、挑山栏稻接
力赛。尽管这些项目简单、原始，绝
对没有什么高难度动作挑战眼球，
但赛场还是被喜气洋洋的黎家男女
围得人头攒动。这些远离都市的村
民好不容易热闹一回，他们当然争
先恐后，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这块
土地上生活，有自己的烦恼，也有自
己的兴奋，一辈又一辈。

我没有挤进人群观看体育比
赛，广场四周摆置的黎家特色食品
和手工织锦倒是吸引了我，有糍粑、
山栏酒，有花纹生动的锦包，还有许
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看管山栏
酒摊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黎族女
孩，许多外来人情不自禁用手机对
着她拍照，她始终不躲闪，不愠怒，
面带微笑。我说，这么多人对着你
拍照，你脾气真好，不恼不怒。她微
笑着看了我一眼，说，你们都是来我
们村的客人，我凭什么对你们生气
呢？

江边“山栏节”

父亲的一生

沉香的另一种革命
■ 郑文秀

沉香之痛
这里住着一种燎原之火
它缠着无数的旧时光
爱恨藏在一面镜子里
以伤痕的泪，记证着百孔沧桑
佛灯长明，祈祷的声音
让死去的我，抚慰尘世
沉香之缘
我们在诉说心事，巨大的月光后面
暗香浮动，隐形的脾气没有分歧
烟雾缭绕过迷茫的河流，
我看见灵魂
在幽深的体内，四处游荡

沉香之道
我们在湖边散步
闪烁的声音在渗透
向着湖心更深的腹部
天空让它的乳房
浸泡在湖水里
显得那么的馨香浪漫
破萤而出的香
在佛光中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看到它的另一面
已抵达在寂静的经文里

海口滨海立交桥下
的八哥
■ 陈波来

黄昏，它们似乎都回来了
少有人至的立交桥下，几棵大王棕
并不繁茂的枝蓬，
摇晃成一片叽叽喳喳
激动的黑翅羽上，
连连抖搂出花样的白蝴蝶
像是它们久别重逢的交喋与问候
和我早晨上班经过时，撞见的一样
城市越来越壮阔。城市的白天
不属于它们
属于四处忙碌的人
在咬人的日头下忘记了歌唱的人
它们在白天飞得越来越远
有着泥土和虫蜉的郊野越来越远

每天二次，
我得在上下班高峰期遭遇它们
城市听任车辆在立交桥上
堵塞，龟步或蛇行，继而怏怏驰离
这些各色杂陈的车辆
我耽于其中
低鸣，喇叭声咽，各怀心事
而眼下，黄昏渐尽，
水面宽缓的入海口
吐出几点归帆。这些八哥
上下飞舞，
了无觅食终日的愁烦与苦累
它们悦耳的一片叽叽喳喳声中
天很快黑了下来
天黑下来是因为有些路，
比如回家的路
正被飞翔的灯光擦亮

海的故事
■ 王辉俊

一坨冒气的牛粪
插着一根小棍子
三叔公说有主的了
话题就从这条老乡规说起

海岸边的牛粪也插过小棍子
主儿被抓丁还来不及收拾
棍子后来长成亭亭玉立的一棵树
总在盼望风的归期

花儿开了又谢
叶子黄了又绿
鸟儿一去无复返
那树就叫台湾相思

台湾相思也不是一棵树
她是三叔公的亲妹子
亲妹子的树叶霜如雪
独守一个甲子轮回的海的故事

浪 花
■ 佘正斌

时间逃离了钟表
命运冲出了人生的轨道
我是海的孤儿

一朵雪花被风雨摧残
一滴水卷进了浪的旋涡
一叶孤舟在随风漂流

彼岸啊，你在哪里
今夜，在茫茫的大海上
我错乱的神经，暴露无疑

天梯（油画） 富粒粒 作


